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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本文通过对人 口学与经济学共同关注的几个领域最新研究的回顾
,

阐明了经济

学与人 口学两个学科在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上的联系
。

同时
,

将这些研究成果与中国的发展现

状结合起来进行分析
,

对更深刻地认识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相应的政策取向也大有裨益
。

【作者】 都 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 口研究所
。

经济学与人 口学作为两 门有着紧密联 系 的社会科学
,

二者的联 系可以从以下两条线索的

发展得以体现
:

一是经济学由于其自身研究的需要派生出了解人口学问题的需求
;
二是经济学研究

方法的成熟与发展
,

使经济学可以为人口学研究提供方法与工具
,

从而产生出大量对人口 学间题进

行经济学解释的研究成果
。

其实
,

两者间的融合不足为怪
,

毕竟它们都以增进人类的福扯为终极 目

标
。

对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
,

以及以家庭效用函数为核心对若干人 口学 问题的

解析分别成为这两种类型联系的最明显的例证
。

10 年前
,

贝克尔
、

墨菲和田村三人曾以《人力资本
、

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为题发表了一篇经济学论文
。

这篇论文涉及了经济增长这样一个现代经济学研

究的核心间题
,

又阐述了它与人口学关注的生育率之间的紧密联系
。

回顾以前这两个领域的文献
,

会发现正是厘清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不懈努力才推动了各自学科的不断进步与发展
。

在此
,

权且以

下面 的简单示意图来演示这三个概念间的复杂联系及其所引致的学科发展 (见图 1 )
。

就经济学的研究而言
,

由于经济增长是人类福扯的源泉
,

所以从亚当
·

斯密时代开始经济学家

就没有放松过对经济增长决定因素的考察
。

因此
,

任何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因素都会受到经济学

的重视
。

生育率就是其中居于重要地位的概念之一
。

因为一个经济的生育率水平影响了经济增长

的稳态
,

而经济学界对生育率问题的认识也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的
。

从另一个角度看
,

生育率

水平又内生于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水平
,

这样经济学的研究成果无疑为人 口学家解析人 口 问题提

供了新的视角
。

而人力资本形成过程
、

投资决定
、

积累水平和产生影响等本身就既是人 口学问题
,

也

是经济学问题
。

在这个意义上
,

从经济学的视角来观察人口学研究的进展就很有必要
。

一
、

生育率与经济增长

如前所述
,

经济学对经济增长的研究由来已久
。

斯密认为劳动分工程度的增加和专业化水平的

提高促进了经济的增长¹
。

在马尔萨斯的模型中
,

经济的增长与人均收入的某一个水平有关
,

当收

入超过均衡水平时死亡率下降
,

生育率上升
,

反之
,

则会有相反的结果
。

但是
,

除了少数极其贫穷的

国家以外
,

这一模型很少为过去一百多年的经验证据所支持
。

不过发端于此的大量研究普遍发现 了

人均收入
、

工资率
、

男性和女性的受教育水平及城市化等经济变量与生育率 (死亡率 )的重要联系
。

我们将新古典理论产生以来的经济增长理论对生育率间题的理解分为两个阶段
:

第一阶段
,

也就是

¹ 斯密的这一观点至今仍为很多经济学家所推崇和发挥
,

见杨小凯等 (2 0 0 0) 的论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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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济增 长

图 1 人力资本
、

生育率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图 2 新古典模型中增长稳态与生育率的关系

索洛一斯旺模型和拉姆齐模型所描述的
,

人 口增长率虽然影响经济的稳态增长水平
,

但人 口增长率

是外生的
;
第二阶段

,

在增长模型中经济发展影响家庭生育的选择
,

也就是说生育率是 内生于经济

系统以内的因素
。

新古典理论十分重视实物资本投资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

人 口增长 (生育率 )对经济增长的影

响也有了新的注解
。

新古典经济学认为
,

经济增长过程中的生育率水平是一个外生的因素
,

是物质

资本投资水平的变化与均衡水平关系决定了增长
。

根据索洛一斯旺模型¹
,

投资率的变化决定了人

均收入水平的变化 (S ol o w
, 19 56 ; S w a n , 19 56 )

。

储蓄率曲线与有效折旧率曲线的交点决定了经济

的稳态水平
。

根据该模型的推导有效折旧率参数由两个部分构成
,

人 口增长率和折旧率
。

储蓄率曲

线位于有效折 }日曲线之上
,

则投资率大于零
;反之

,

投资率小于零
。

如图 2 所示
,

假定储蓄率曲线不

变
,

一个经济的人口增长率为
n 。 ,

则其处于稳态的投资率水平为 K 。 ’ 。

如果该经济实际的投资率为

K
,

则 A C 决定了投资率增长的速度
。

如果人口增长率增加到
n , ,

则有效折旧曲线上移至
n ,
十占

,

经

济的稳态投资率遂变为K , ‘ 。

此时
,

投资率的增长速度由 A B 决定
。

由于 A B < A Cº
,

因此我们将会

发现该经济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由于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而下降
。

可见
,

更高的人口增长率降低了人均

资本和产出的稳态水平
,

因而降低人均增长率
。

显然
,

新古典模型告诉我们增长率会由于稳态条件的变化而受影响
,

但却没有能够在其模型的

框架内解释人 口增长率是由于何种因素上升 (下降 )的
。

将一个如此重要的变量完全 由外生的力量

来解释
,

显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
。

于是
,

才有了新近发展的内生生育率的经济增长模型
。

贝克尔和

巴 罗 (B e e k e r a n d B a r r o , 19 8 8 ; B a r r o a n d B e e k e r ,

19 8 9 ; B e e k e r ,

M u r p h y a n d T a m u r a , 19 9 0 )在

一系列文献中内生地解释生育率的决定问题
。

巴罗 ( 1 9 91) 还以 100 多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验证了宏

观经济变量对生育率变动的影响»
。

而要阐明生育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内在机制
,

则不得不引

实际上
,

拉姆齐模型是对索洛一斯旺模型在储蓄率假定上的修改
。

拉姆齐模型在两个方面修正了索洛一斯

旺模型
:

其一
,

储蓄率的平均水平受到约束 ; 其二
,

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对储蓄率水平是有影响的
。

由于这

两个假定与本文所要阐述的间题联系不大
,

所以这里仅就索洛一斯旺模型来说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生育

率变量的作用
。

基于新古典模型的另一个推演就是由于实际投资率距离稳态的距离不同而导致经济增长率差异并由此产

生的经济增长趋同现象
。

经济有条件的趋同已为很多经验研究所验证
,

见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 ( 1 9 9 5 ) 。

如果在增长框架中将劳动供给内生化
,

则需要在模型 中涉及迁移
、

劳动和闲暇选择等问题
。

在这一领域的研

究拓展了家庭经济学的研究范围
,

可以说是本文所述的
“

用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人 口学问题
”

的又一例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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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人力资本的概念
。

也就是说
,

不能将经济增长

仅仅归因于物质资本投资率的变化
,

还必须考察

人力资本的生产和积聚过程以及对经济增长的

作用
。

贝克尔等 (1 9 9 0) 认为
,

人力资本的收益相

对于其存量而言具有收益递增的特征¹
。

正是由

于这种收益递增 的特性
,

在人力资本丰富的国

家
,

人力资本投 资的收益相对 于孩子 的收益 更

高
。

而当人力资本稀缺的时候
,

对人力资本投资

的收益会低于孩子的收益
。

因此
,

在人力资本存

量极其有限的社会
,

人们会选择较高的生育率
,

并且对每一个子女投资较少
。

于是
,

在人力资本

丰裕或稀缺的社会中
,

会分别形成不同的稳定状

态
。

从图 3 我们可以发现
,

U 和 I J 是两个处于稳

定增长状态的点
。

当人力资本的存量水平 H <

H ’

时
,

由于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小于未来消

费的贴现º ,

所以经济总是要向 U 点靠近
。

但

是
,

当 H < H ‘

时
,

由于人力资本积累达到了一

H ., - H
, + r=

L h

图 3 人力资本与生育率的不同稳态

注
:

横轴 H t 表示当期人力资本
,

而纵轴 H t + 1 表示

下一期的人 力资本水平
。

曲线 h 表示人 力资本投资曲

线
。

为了简化
,

这里没有考虑实物资本投资的情况
.

更深

入的讨论见 B e e k e r , e t
. a l ( 19 9 0 )

。

定的程度
,

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因其收益递增而持续增加
,

对孩子的需求也就因孩子变得更加
“

昂

贵
”

而减少
。

因此
,

经济增长会在下述条件满足的情况下
,

达到新的稳定状态
。

[ a ( n
“

)〕
一 ‘= R h (H

‘

)

等式的右边是投资于人力资本的收益
, n ‘

为稳定状态的生育率
,

a( n) 是父母对每个子女的利他的

程度
。

贝克尔和巴罗等人
,

通过人力资本与生育率之间的相互关系构建了一个理论模型以说明在现实世

界存在多个经济增长稳定状态的可能
。

这个理论模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高增长的富国和低

增长水平的穷国在现实生活中会同时存在
,

而没有如新古典理论所预测的那样会出现增长的趋同
。

二
、

人力资本的形成机制
—

家庭决策模型的解释

既然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中一个如此重要的因素
,

那么
,

人力资本又是通过何种机制产生的

呢 ? 由于人力资本有着不同于物质资本的特性
,

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中家庭的作用尤显重要
。

家庭

决策的最优化过程决定 了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生育率水平
,

以下两个概念对弄清楚人力资本形成机

制及生育率决定是必不可少的
。

(一 ) 王朝效用函数
。

巴罗和贝克尔 ( 19 8 8) 认为
,

引入王朝效用函数是以一种新的方法来考察生育

率的决定问题
,

是对生育率决定理论的
“

重塑
” 。

王朝效用函数考虑了代际问题
:

某人的效用函数不仅与

其自身的消费水平有关
,

也取决与其所有子孙的数目和消费水平
。

(二 )利他性
。

同样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
,

它是指父母的效用不仅来自于他们自身的消费
,

也

来自于孩子的效用和孩子的数量
。

这样
,

由于利他性
,

在家庭决策过程中才有可能考虑对子女进行

更高水平的投资
。

而由于子女的数量和子女的质量都影响父母的效用
,

家庭决策过程才需要对生育

水平和人力资本投资水平进行权衡
。

¹ 人力资本影响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与资本概念的拓展以及对生产函数形式的假设有关
。

对此
,

新经济增长

理论有较为深入的研究
。

º 在接近 U 点时
,

消费贴现的数值较大
,

因为父母对子女的利他程度与生育率负相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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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
,

家庭对生育率选择和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问题等同于王朝效用函数的最优解问题
。

如前所述
,

王朝效用函数的因子包括子女的数 目
,

对子女的利他程度以及每一代人的消费
。

而效用

最大化问题的约束条件包括预算约束和初始的资产存量
。

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

预算包括两个部分
:

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劳动获取工资收入和从上一代获得遗赠
;
而对预算的使用则包括 自身的消费

、

抚

养孩子的成本和给下一代的遗赠
。

由此得到的最优解的一阶条件表明生育孩子的边际收益需要与

付出的边际成本相等
。

而进一步分析工资率的组成会发现它由两个部分组成
,

投资于人力资本带来

的收益和与人力资本投资无关的收益
。

在发达国家
,

投资于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收益占工资率的大部

分比例
,

因此
,

对孩子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远高于对他们进行实物资产的遗赠
。

三
、

简单的评述

通过对人 口增长与经济增长之 间相互关系进行回顾
,

可以对中国现实的社会经济问题有更为

深刻的认识
。

由于中国地区间发展尚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

无论是人 口发展水平还是经济发展水平在

不同地区之间都存在很大的不同
,

因此
,

不同的地区间容易形成不同的稳态水平¹
。

中国的西部开

发战略是一个致力于消除地区间发展差异的过程
,

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政策将起着重要的作用
。

而

在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判断中国的地区间差异是由于稳态水平的差异所致
,

还是 由于 回归稳态的速

度差异所致极其重要
。

对这二者的不同判断将会形成不同的政策结论
。

而无论是属于何种情形
,

对

于经验事实的判断分析总是第一位的
。

本文的回顾还表明
,

人力资本是决定经济增长和影响生育率水平的重要因素
,

人力资本的差异

往往引致增长状态的差异
。

新古典理论过分估计了实物资本的作用
,

却忽略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

(促进经济增长 )和人文发展 (降低生育率水平 )的双重意义
。

对中国地区间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蔡

防
、

都阳
, 20 0 0 ;

蔡防等
, 20 0 0) 业已表 明

,

对人力资本进行更大力度的投资将是消除地区差异极其有

效的手段
。

实际上
,

尽管人力资本的生产过程有着不同于实物资本的特征
,

但家庭并不是可以发挥

作用的唯一渠道
,

政府努力也可能起到相应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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¹ 一个经济的不同地区是否具有不同的增长稳态是一个经验性问题
。

根据对较为发达的经济 ( 如美国各州旧
本各县以及欧洲国家的各地区 ) 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往往具有相同的稳态水平

。

但作为一个发展中经济
,

中国

的各地区间却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特征
。

这可以从地区间经济增长的有条件趋同 (而非绝对趋同 )得以验证
。


